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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区的真相标语





预言透天机　信者得救度








【明慧网】“任何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命。我能幸免于难是因为我跑到了这棵椰子树、爬了上去躲在树上，才活了下来。”这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中，萨摩亚群岛上的一位幸存者对英国《卫报》记者谈出的逃生感言。此天灾造成11个国家的超过30万人丧生。


日本据报导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且最密集的地震检波网络，以及最深的海啸防波堤。福岛县政府曾在官方网站上写道：“福岛地质基础牢固，罕有大地震发生，是一个可靠安全的做生意之地。”然而2011年9级地震不期而至并引发海啸，不但令日本先进的地震预警海啸保护系统几乎完全失灵，而且摧毁福岛第一核电站、继而引发核泄漏，更是福岛县政府及日本人远未料及的。


可是，谁又能说大海啸来之前没有预警呢？南亚大海啸过后，野生动物专家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它们有第六感。它们了解要发生的事情。”


上天是有预警的，只不过是人类的感官感知不到、人类自以为“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探测能力还十分有限而已。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易经·系辞上传》言：天垂象，见吉凶。古代修炼道行高深的人通过观天象变化，能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宇宙运行规律及其对人世间的影响——将要发生的、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此所谓“天机”也。


而今在中国大陆，天象已通过最明白最直接的方式在人间展示。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现世。巨石断面显现出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媒体报道，经多批中国最权威的地质、古生物专家考证，石龄已有2.7亿年，字乃海绵、海百合茎、腕足类等古生物化石“浑然天成”。


专家认为此种事件的随机发生概率是“一万亿分之一”，但奇迹却发生了；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神迹，说白了，就是天意，天要灭中共，其几十年的血腥历史必将要被清算。


因为是天谴，那些发誓要“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为党奋斗终身”的中共党团队员们，就危险了。是继续跟党走、陪中共承受那不期而至的天惩以应自己曾发下的誓言，还是脱离邪党选择逃生呢？


如今，一亿五千多万曾加入过中共组织的炎黄子孙选择了逃生。他们以化名或真名在海外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上已公开声明“三退”（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了新的、光明的选择！


上天发出预警，就是在给人留出逃生的时间——却也有结束的那一刻。◇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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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





【明慧网】我的三舅公公姓贾，是庙里的居士。他为人和善，很有见识，也很有学问，能预知一些过去未来的大事。他经常给人们讲一些劝善的典故或预言。


那是在民国末年的时候，我的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都是当地的财主，但还是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我的三舅公公经常劝导他们俩说：“切莫攒钱莫造房，攒钱造房遭祸殃。更不要攒钱去置田，攒钱置田被屈冤。有了钱财送穷人，积德行善福寿春。”大舅公公和二舅公公不但不信，还常常冷嘲热讽，笑话三舅公公傻。三舅公公无可奈何，只是摇头叹气。但他劝导不了别人，却能约束了自己。他自己经常省吃俭用，不存一点儿钱财，经常周济孤苦无依的穷人。没过几年，中共搞土改，不但没收了两个财主舅公公的所有财产，还活活把他俩斗争死了。而三舅公公呢，还是乐守清贫，照行善事不辍。


三舅公公多次给我讲了十二个月“莲花落”的预言。我记忆犹新的是其中的第五、六这两段内容。第五段是这样讲的：“五月花子乐端阳，引动八牛过大江。木子德高群仙帮，引出佛会与道场。”第一句“五月花子乐端阳”是属于衬腔起韵。舅公公大意是这样解说的：“引出佛会与道场”这句是预言将来会有佛道两家合二为一的大法洪传。“木子德高群仙帮”这句是预言传大法的人是最高的主佛转世，姓木子李，传法时会有众神佛随着下世相助。


莲花落的第六段是这样讲的：“六月花子乐三伏，万教全归庐。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第一句仍是衬腔起韵。“万教全归庐”这句预言是说，将来主佛传的是涵盖所有佛教和道教法理的最高宇宙大法。“修信男修信女，上教莫迟误”这两句预言是劝有志于修炼的善男信女，千万莫再犹豫，赶快走进大法修炼，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


我还记得，舅公公提到将来瘟疫大流行。舅公公曾郑重地叮嘱我，说我有佛缘，千万不要错失姓李的主佛传法的机缘。我从此铭记在心，盼啊！盼啊！苦盼了几十年，望眼欲穿。我有时怀疑舅公公的预言不准，心里未免怅望异常。终于，1997年正月，我的外甥女告诉我说法轮大法是最好的大法，传法的师父姓李。这样我义无反顾地走进大法修炼。


预言透天机，信者得救度，一点儿不假。（文／虔心）◇








【明慧网】1997年，我刚上初中。随母亲一起修炼了法轮功，我有了一些对“真、善、忍”的概念，知道应该做好人。所以，在同学眼中，我是个很好的同学，在大人眼中，我是个很善良的孩子。


2000年初，由于中共的迫害，也由于贪玩，我渐渐地放弃了修炼。由于没有了道德约束，开始时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后来说脏话，抽烟喝酒，留长头发，纹身，打耳朵眼，抱着吉他乱弹乱跳，把自己家里满墙乱画，完全放纵自己，魔性大发，还觉得这是帅。


家里很艰苦地才给我凑够了上大学的钱。可我不好好学习，逃课，花钱玩网游，每天晚上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白天睡一天。不管学业，也不顾父母的艰辛，完全成了泯灭良知、麻木不仁的人。


毕业后我去北京打工，家里凑钱，我就胡乱花钱。后来，我心里最后的一点道德底线也沦丧了，和女友同居，又分手，又找女友。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非常自私，各种贪欲都强烈地左右着我。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病状，一直很好的视力下降了，脊椎有一点弯曲，心脏也突然有P-R间期异常，还莫名其妙地有了鼻炎。


尽管如此，我经常能记起大法师父教我们要做好人，要真善忍。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无地自容，心中也隐隐地对自己的行为难过。


2011年，我自北京回到老家。在和母亲的交流中，我对自己做过的很多错事深深懊悔，决心重新修大法。


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抽了十几年的烟，一下就戒了，一点也没有犯烟瘾；身体上的病症也消失了。在道德上的回升是最明显的，我内心变得纯净，随口谎话和脏话连篇的恶习没了；以前我对父母不管不顾、非常自私，如今我时时都谨记，要敬重父母长辈，关心父母。在单位，领导说从来没有见过象我这样不重个人利益的人。


如今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在社会中是个人人称颂的好人，在工作上也出类拔萃，同时也拿到一份不菲的薪水。我庆幸自己修炼了大法。


篆刻金石一方（图），以表达对大法的感恩：“修心人归善，浊世育净莲。甘霖普世降，福泽满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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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信的力量—难中志坚的沂蒙儿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蒙山位于山东省蒙阴、费县、平邑三县交界处，海拔1156米，是山东省第二大高峰，素有“亚岱”之美称。山上多为挺拔的松林，蒙山东南部便是蒙河的发源地，蒙山之阴即为蒙阴县。一山一河及松涛构成了蒙山特有的自然风景。几千年来，蒙山以博大的胸怀和秀美的景色迎接游客的光临。





恶人掀恶浪　邪恶逞凶狂





然而，2004年元旦刚过，蒙山却迎来了一伙不速之客，为首的是山东民政厅厅长。当他们登上蒙山看到“全球公审江泽民”、“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等标语后，便向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张高丽打小报告，张随即发出淫威，责令临沂市委“查办”。于是，临沂市委派驻工作组进驻蒙阴（住在蒙阴县汶河大酒店），指挥当地“610”恶徒等在蒙山脚下及蒙阴县大兴红色恐怖：巡逻、盘问、翻查主要路段过往人员，追查蒙山森林公园、京沪高速路蒙阴片的标语和横幅的来源，对全县法轮功学员搞“人人过筛”，挨门逐户签名、按手印；叫嚣“抓捕1000名法轮功进法制学习班”，当时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610”洗脑班迫害。


但中共当局在蒙山区域的恶行远不止于此，也远不止一次，自1999 年至今，盘踞在蒙山区域的中共人员为了讨好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警力，运用监视跟踪、暴力截访、抄家绑架、酷刑洗脑、勒索巨款、劳教判刑、阴谋虐杀的恶行手法，施用几十种酷刑：毒打、电刑、捆绑、用摩托车拖拽、长时间镣铐、烈日下罚站、装在麻袋里乱棍打、用车拖拉，臭袜子、卫生巾塞嘴、铐死人床、野蛮鼻饲、用开水烫、冷冻、烟头烧、冷水浇头灌耳朵、头上扣上大粪桶、用铁锨拍、坐雪窝吹风扇、大弯腰、侮辱妇女、长时间不让睡觉、非法跟踪监控、私闯民宅、打家劫舍、投精神病院，药物毒害毒杀、对女性耍流氓等等，以极尽邪恶的手段的迫害善良，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案、惨案、命案。


时至今日，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已有一百八十多人次被非法劳教判刑，其中被枉判十年以上重刑的有十人；五人被直接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致病死、困死、吓死；被绑架到各类洗脑班的有数千人次；被讹诈的钱财数百万元；至今仍有多人有家不能回；无辜受株连的人不计其数。


十四年来，蒙山松涛声，敲打着人们的心灵，一次次痛斥着共匪的暴行；蒙河水呜咽，泣诉着那一幕幕悲怆的故事，久久刺痛着善良人的心。





难中坚贞不屈的正法修炼者





迫害发生后，蒙阴县中共所谓的六大班子机关人员、政法委、县“六一零”、公检法司机关、国保、企事业单位、各乡镇邪党政正副职、“六一零”、派出所、司法所、武装部、土地管理所、综治办、工商所、计生办、广播站、文化站、教委、医院、居委会、及村干部等几乎所有单位的不法人员，皆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中共暴行遍地。





毒打难移女教师的正信





二零零零年二月初一晚八点多，类新（女，桃墟镇小学教师）被原桃墟镇副镇长暴徒莫光利等抓到镇财政所三楼大厅，当时已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躺在地上，地板上流满了血。类新刚到大厅，就被一恶人凶狠的打倒在地，类新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恶人把类新拉起来，恶徒莫光利带着莫光亮、来现路、姬海龙、李强等七、八个打手，轮流毒打类新，数次将她打倒在地，恶人莫光利逼类新脱掉鞋褂，赤脚站在地板上，继续打她。打累了，休息休息再打。


几个小时后，类新被打的身体变了形、脸脱了相，左眼睛肿的看不见了。可暴徒莫光利还不罢休，把她拖到一楼去问一医生还能不能打，此恶医竟说“还能打”。真是丧尽天良。这样类新又被带回三楼，恶人继续打，恶人们打累了，便让她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赤着脚举双臂面向墙紧贴着站着，十几个暴徒才走了。二月初二清早，类新的丈夫等赶来，看着面目全非的妻子，不禁放声痛哭，亲友们没有一个不流泪和痛斥恶党的。





七旬老汉受摧残正信弥坚





张献贵，七十多岁，坦埠镇阚家庄村人，因坚持信仰，三次被绑架迫害，被逼交罚款两万多元。2001年1月16日，坦埠镇”610”恶徒公丕春、张明垒等把张献贵劫持到镇政府，恶徒张明垒穿着牛皮鞋站在张献贵的腿上使劲踏，用左右脚凶狠的连续踢张献贵的脸两侧长达40分钟。抓住张献贵的头发，连续地问痛不痛，猖狂的叫嚣：你只要知道痛那就好办。我代表共产党揍你，揍死你白死。第二天早上，张献贵的脸全部变形、脱相了，嘴和眼张不开，眼球布满血丝，连牙齿都被踢歪了，饭食不进。公丕春说：交不上四千元钱就别想接回家！张献贵的两个儿子跑了一整天才借够四千元钱，到了晚上八点才把父亲接回家。回家后张献贵不能张嘴吃喝，只能由家人给他扒开嘴用小勺往嘴里送稀饭。


2003年1月17日晚，中共恶徒又把张献贵绑架到了镇“610”，刘振站在张献贵腿上用力地踩，边踩边说狂语。到了晚上恶徒们把水桶扣在张献贵老人头上，用树条抽老人的手，抽断了再换一根，又用木棍砸桶，有的用脚踢。此后，中共恶徒曾两次再向家人敲诈勒索一万六千元钱。◇














截至2014年1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5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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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风景区门票图案





上天的预警








“大”与“小”


的故事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有一次问智常大师：“佛经上所说的‘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小小的芥子，怎么可能容纳那么大的一座须弥山呢？这实在是太不懂常识了，是在骗人吧？”


智常大师听了李渤的话之后，轻轻一笑，转而问他：“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是否真有这回事呢？”


“当然了！当然了！我何止读书破万卷啊？”李渤显出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那么你读过的万卷书现在保存在哪里呢？”智常大师顺着话题问李渤。


李渤抬手指着脑袋说：“当然都保存在这里了！”


智常大师说：“奇怪，我看你的头颅只有椰子那么大，怎么可能装得下万卷书呢？莫非你也在骗人吗？”


李渤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


在佛经中，有“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说。西方也有诗人写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层天。”如果站在科学角度去理解的话，这种说法不只是一种比喻。


如果我们走进分形数学，就会明白在大自然的造物法则里，“分形”无处不在。例如，海马的眼睛是由二十九条旋臂构成的，而每条旋臂又是由一个个小海马组成的，而这小海马又由更小的海马构成。


整个宇宙从微观到宏观的结构，似乎也是一种反复循环的叠加。原子的结构与太阳系不是很相似吗？放大无数倍来看，那些电子是否也是一个星球的存在形式呢？只不过，那个微观星球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快得多，所以我们才无法确定电子的轨道。那么会不会有更加庞大的空间存在呢？也许我们的地球在更庞大的生命看来也只不过是一粒沙呢。（文/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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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焚谎言遇到西方自由媒体


（明慧网记者程平综合报道）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豢养的奸商陈光标，2014年1月7日在美国借收购《纽约时报》为幌子，带着据称是“天安门自焚案”中被烧伤毁容的两母女高调现身纽约，召开记者会。“醉翁之意不在酒”，熟悉中共套路的人们担忧中共在国际社会再次掀起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只是这次中共面对的是自由社会媒体，谎言没有了市场。





美国之音：记者的第一感想


1月7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陈光标让两名被高度烧伤毁容、面目恐怖的女子暴露在聚光灯下，任凭照相机拍照。陈光标声称，这两名被毁容女子，是曾参与2001年1月23日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陈果和她的母亲郝惠君，她们这次来纽约是要进行整容治疗，而陈光标要捐款来支付母女整容的全部费用。


《美国之音》记者当即质疑称：“如果是一位一心只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家，何以忍心将两位在一场至今未被独立调查的自焚中幸存的面容全毁的母女登台当众亮相？”并称这是记者看到郝惠君、陈果母女时的第一感想。


有新唐人记者提问：我也读过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认为自杀、杀人都是不对的，并没有鼓励自焚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自焚，而且还把后果都算在法轮功身上呢？这个烧伤患者“陈果”回答说：“是听信了刘云芳的话，刘云芳是整个事件的策划人。”





自由亚洲电台：“在纽约别秀过头”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陈光标的记者会选在纽约中央公园南侧的万豪酒店大会议厅，纽约中文媒体悉数到场，西方媒体不多。陈光标以卡拉OK开场，手拿麦克演唱自己作词的《中国梦》，多少让媒体有些意外。陈光标看到无人鼓掌还自打圆场：啊，记者们手里都拿着东西，不需要鼓掌。


戴上耳机，教训翻译要好好做，否则不给劳务费之后，陈光标开始介绍自己。他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让他这个苦孩子有了今天，并宣布来美三件事：一是收购、参股、合作《纽约时报》；二是以自己的拆除行业进军美国市场，参与竞标拆除旧金山一座大桥；但是记者会的重头戏是请出郝惠君和陈果母女，给媒体拍照，宣布支付她们在美国整容的费用，预计250万美元。


两人很熟练地重复了一段在央视节目中惯常出现的对法轮功的谴责。


现场有记者提出，根据《华盛顿邮报》文章，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安排的，为了挑起对法轮功的仇恨。两位是这一阴谋的受害人，请她们讲出事实真相。


陈果说这些年生活在养老院。由于多年来外界无法采访到当事人，记者希望对陈果做专访，她拒绝了。





华媒噤声   陈光标“返销中国”计划受挫


早在记者会前，陈光标就对媒体说，这次他邀请了74家国际媒体，“希望通过中文媒体翻译外媒的报导的形式间接在中国报导”。


然而，西方媒体参加记者会的人数并不多。记者会后，中国大陆媒体并不报道，更谈不上“出口转内销”。记者会召开五天后，中共官方媒体仍然不同寻常地保持噤声。1月8日，大陆腾讯网率先发表了对这场记者会的报导，但很快又将报导删除。21世纪网等媒体，也纷纷将转载腾讯的消息下架。中国数字时代随后曝光一项内幕消息指出，是中共国信办下令，全网查删相关报导。


同时，纽约各大华文媒体也对此事低调报导，行文中对陈光标充满了嘲讽和质疑。◇














王进东身后的警察等待王喊完奇怪的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央视却能拍到近镜头并录下喊口号的声音。








重归纯净











文／大陆大法弟子





央视自焚镜头：1：灭火器喷射的同时，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2：重物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后被弹起；3：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4：一名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